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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获胜，踢球者都渴望在职业生涯中至少打进一个惊

天的世界波，从而进入百年“进球集锦”。作家也是一样，“短篇

小说家的终极雄心是有一两篇作品能进入最优秀的选集。这

样自己的作品就可以长存，并拥有长久的、一代代的读者”（哈

金）。因而，短篇小说家只能孜孜不倦地一次又一次地射门，哪

怕放了高射炮、打中门框，或用鼻子勉强撞进一球。

掐指一算，本人专注短篇小说创作近20年了。总是觉得

时间过得太快，是因为该干的活没有干好，而且还要把一些时

间浪费在百般狡辩上，为安慰自己，也为短篇小说。但每次狡

辩以后很快又怀疑自己是不是闲的……

我对短篇小说情有独钟，因为写得爽。当初放弃别的事

情，选择文学创作不就是为了一个“爽”字吗？短篇小说写作就

是自己内心风雷激荡发出的一道闪电，直奔迷雾深处。如果精

准击中目标，会燃起一团焰火，让我“爽不自禁”；如果差之毫

厘乃至谬之千里，照亮的是一堆语言垃圾，那会让我郁闷、沮

丧、恶心。但闪电划过夜空的瞬间，神秘，梦幻，转瞬即逝，永远

让人着迷、兴奋，永远使内心惊涛拍岸。

短篇是白日里的焰火，黑夜里的闪电；是清晨新鲜荷叶上

的一颗露珠，是黄昏归林倦鸟的一声呢喃；是巫山一段云，峨

眉一捧雪；是生，是死，是灵魂出窍。短篇是一种精神，是一种

信仰，是舌尖对刀刃的深情。短篇小说可以高耸入云，可以深

不见底，像永远捕捉不到的暗物质令人心驰神往。无论怎样赞

美、推崇短篇小说，都没人敢明目张胆地反对，因为有太多伟

大的短篇堵住了反对者的嘴。长篇和短篇没有必要“互搏”，各

有各的“厉害”，用曹雪芹“砸”不死蒲松龄。我一直试图通过不

断地写，向伟大的短篇致敬。每次对自己说，放下杂念，心存高

洁，屏住呼吸，正襟危坐，因为时间开始了，我要写短篇了。那

是我的至“爽”时刻，神圣不可干扰。每完成一个短篇，但凡自

觉得还过得去，至少也能“爽”上三五天。于是乎，时间就过去了。一晃二十年过去了，

留下一堆歪瓜裂枣，却自得其乐、口舌生津，仍屁颠屁颠地写下去。

然而，写着写着便发觉有什么不对头。不是嚼芝麻糖的时候磕到了沙子，也不是

杯里的咖啡突然没有了猫屎味，更不是因为短篇小说越写越难，而是写着写着，抬头

却发现身边那些曾经一起写的同行者越来越少。不知道从何时开始，自己的小说居然

能经常占据栏目头条了。如果单凭实力，不至于呀？难道是照顾“老同志”？果然是后

者。原来我是老了，旁边争先恐后的几乎全是年轻人，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那些当初

曾经信誓旦旦要一起把短篇小说进行到底的同代人呢？你们去哪啦？“越过山丘，却发

现无人等候”，一个人在人迹罕至的小路上来回瞎跑，像一头驴扯下蒙眼的黑布发现

磨房里早已经“驴去房空”。原来，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已经改走大道，攀高山，揽大活，

写长篇小说去了。哪怕他们偶尔弄一两篇短篇，也只是为了应付一下死缠烂打的编

辑，或因为发现长篇丢弃的边角料可以做几张小板凳。被朋友们途中抛弃让我倍感寂

寞和不安，有时候会怀疑自己，年近半百，还在傻乎乎地专注短篇，是不是看不清“现

实”呀？期间，也有不少朋友和读者善意地提醒我：该写长篇了，别将有限的才华耗尽

在短篇上。短篇是小山丘，是池塘的涟漪，是森林里的矮树，长篇小说才是巍巍高山和

星辰大海。有时候，我也是这样想的。短篇小说写完一篇又得重起炉灶，周而复始，像

一百米的跑步训练，每次都全力冲刺，每次的成绩却都差点意思，差距是那么具体、可

恨，肉眼可见却宛如天堑鸿沟。沮丧之余，真想去跑一次马拉松，痛痛快快，酣畅淋漓，

哪怕累死在路上，也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足球场上，长途奔袭的进球，总是比门前抢

点进球更激动人心。

我觉得自己似乎也能写长篇，短篇里的那些创意、故事和人物完全可以拉成长

篇。而我竟然把一笔好不容易攒够买房子的款用在每天买白菜上了。本来可以构成

一部长篇的故事、情节却被拆分、肢解、打碎，变成一堆溃不成军的短篇，没有一记“世

界波”，甚至连像样的射门也没有。傍晚散步经过学校足球场时，经常看到一两个孩

子在练习射门，每次球都进，因为距离近，且无人防守。我心里想，如果写短篇小说也

这么简单就好了。

实话实说，有一阵子，我写短篇的热情和爽劲断崖式下坠，既爱又恨，把座右铭

“短篇小说万岁”更换为“去死吧，短篇”。一次又一次地下决心：从明天起，做一个正确

的人，面朝大海，开始写长篇。

可是，第二天，还是灰头土脸地继续写短篇：先把想好的几个写完再说吧。

短篇小说不得劲了吗？好像没有呀。它仍然像匕首，像投枪，像闪电。依然有读

者热爱它，赞美它，赏赐它。短篇小说有一千种好，有一万条存在的理由。但它确实

也有问题，它要真正解决好如何面对“现实”的问题。

什么是现实？对小说家来说，现实永远是一个巨大的谜，无法言说，也说不清楚，

只能面对，抽丝剥茧，抵达真相，玩的是眼力劲儿和技术活。先不说技术，因为单论技

术，短篇小说决不会输给长篇。但在处理现实的问题上，长篇比短篇更有优势。长篇是

海啸，是泥石流，是春潮时期的洪水，是基建狂人挖掘机，是核爆炸，排山倒海，摧枯拉

朽。短篇小说的巴掌打在“现实”的脸上，比不上长篇势大力沉、耳光响亮。这是短篇小

说家们的共识。然而，现实繁杂、斑驳得让短篇小说无法描述、解读了吗？读者们都渴

望全景式呈现波澜壮阔的宏大生活而对片段式揭示不感兴趣了？或者短视频取代了

短篇小说而长篇小说暂时无法被取代？短篇小说不是直面现实的突击队、轻骑兵和狙

击手了吗？对小说家而言，难道他们都摸到了短篇小说的天花板必须转战前程远大的

长篇小说？这些问题既是疑惑，也是秘密。

我还知道的“现实一种”是：短篇小说集远没有长篇小说受欢迎。至今为止，谈短

篇集的出版合同时，我从不敢也不忍心跟出版社讨价还价，因为我知道我每多得一

寸，他们就多亏损一尺。长篇小说卖出影视改编版权的几率远远高于短篇，因而，不少

短篇小说家在画猫画狗上下苦功，因为他们需要靠它们捞点碎银养家糊口。人们在谈

论一个作家时，永远首先谈论他（她）写了什么长篇。如果长篇经不起谈论，才退而求

其次：他（她）早年还是写过一些好短篇的。他们说，长篇小说是一个作家的压舱石，短

篇写得再多，他们的船还是风雨飘摇，即使侥幸过得了江，但肯定出不了大海。作家爱

丽丝·门罗曾自嘲说：“短篇小说作家就像徘徊在文学殿堂的大门之外，不得其门而

入。”她还引用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的话说：“哦，我多希望自己写一本长篇小说啊，我

可不希望自己死后留下的都是些碎片而已。”她自己也认为，即使人们夸你是契诃夫，

但自己也还是会有那种感觉：不过是创作了一些零零碎碎的故事罢了。短篇小说就是

零敲碎打，东一锄西一锄。

可是，他们说的并非全部的现实。幸好，现实比他们所谈论的丰富宏大得多，也客

观得多。如果闪电听信于雷声，它不可能明白自己的去向，更不会先于雷声抵达世间。

比如门罗，也不像她自嘲的那样。她的短篇金光闪闪，像钻石，像水晶，像刀片，像夜空

深处幽暗之火，它们浓缩了生活，削去了多余和轻浮的部分，剩下坚硬无比之核，尖峰

耸立，交相辉映，自成宇宙，从不同角度完整而准确地揭示了现实，抵达迷人之境。

当我发现了真正的秘密，我心里便坦然了许多。不再因为写短篇而东张西望、患

得患失。我依然觉得短篇宛如宗教，虔诚者方能发现真谛。面对复杂迷乱的现实，短篇

小说犹如锐利的短刀直插要害，撕开血淋淋的脓疮，刮骨疗毒，须臾之间，呼啸而来，

拍马而去，快意恩仇。这种“爽”是短篇赋予的，尽管每次都很短暂，却可以频繁往复。

短篇小说作家是最讲究叙述效率的，他们总是不顾一切、迫不及待地把“现实”最好最

精髓的部位挖出来割卖给读者。世间没有哪一条路是绝对正确的，因为每一个人走路

的腿都不一样，但最重要的是抵达而不是死在途中。短篇小说最大的特点就是短。短

裙不一定就好看，要看穿在谁的身上。现实过于肥胖，短裙显得捉襟见肘，不妨用床单

把自己包裹起来站在镜子前看看。面对长篇，也不必妄自菲薄。我读过一些长篇，除了

长，并没有其他过人之处，阅读的快感比不上读一个短篇甚至一行诗。有些事情是注

定了的，不是通过努力便能改变。绝大多数的作家都只是见证了现实、参与过现实，而

“进球集锦”中并没有他们的身影。也许，所有的努力都只是白费，长篇、短篇写作都概

莫能外。

当我们谈论小说的“长”“短”时，真的只满足于仅仅谈论“长”“短”吗？应该远远不

止，除非你忘记了文学的本质。哪怕只论“长”“短”，也不急于一时，时间和现实都浩瀚

得很，也严苛得很，任何投机取巧的写作都过于草率和肤浅。作为短篇小说写作者，要

时刻回顾当初写短篇时的意气：既要有与诗歌比美的雄心，也要有与长篇并肩而立的

豪情。

当然，我也明白了，作为一个短篇小说家必须有所改变：短而优可长，长而优可

短。长篇和短篇不是互为敌人。长和短都是抵达“现实”的方式，只要有足够的才华

和体力，只要能给自己带来快乐，可以“长亭更短亭”。

因此，还纠结什么，写着便是。

（作者系广西小说家）

重
建
短
篇
小
说
雄
心

重
建
短
篇
小
说
雄
心

□□
朱
山
坡

朱
山
坡

责任编辑：黄尚恩 罗建森 电子信箱：wyblilun@163.com 新闻/理论与争鸣 2022年4月25日 星期一

（上接第1版《习近平的读书故事》）
在福建宁德，组织当地县委书记参加地委学习中

心组读书班，扛着自己的书带大家一起学、一起读；

在浙江，要求绍兴领导干部背诵《兰亭集序》《钗

头凤》，增进对当地历史文化了解；

担任中央党校校长，提出“真正把读书学习当成一

种生活态度、一种工作责任、一种精神追求”，对领导干

部“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要求贯穿始终……

“读书可以让人保持思想活力，让人得到智慧启

发，让人滋养浩然之气。”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为大家指

出读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

“要力戒浮躁，多用一些时间静心读书、静心思

考，主动加快知识更新、优化知识结构，使自己任何时

候才不枯、智不竭”；

“要发扬‘挤’和‘钻’的精神，多读书、读好书，从

书本中汲取智慧和营养”；

“组织广大政协委员多读书、读好书、善读书，努

力提高思想水平和能力素质，并努力带动和影响各界

别群众开展读书活动”……

文艺是铸造灵魂的工程，文艺工作者是灵魂的工

程师。深知文学艺术蕴藏的巨大能量，习近平总书记

博览中外文学经典，涵养人民至上的真挚情怀。

上世纪80年代，去河北正定工作前夕，他听作家

王愿坚讲了柳青的故事。柳青为了深入农民生活，定

居陕西长安县皇甫村，蹲点14年，《创业史》很多素材

就是从14年的农村生活中得来的。

“你到农村去，要像柳青那样，深入到农民群众中

去，同农民群众打成一片。”王愿坚对习近平说，中央

一个文件发下来，柳青会知道他的房东老大娘是哭还

是笑。如果对人民的心声能了解到这个程度，那对施

政是不是很有帮助呢？

32年后，201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

作座谈会上提及这段往事，鞭策文艺工作者“要始终

把人民的冷暖、人民的幸福放在心中”。

这次会上，他还提起“也是一位热爱人民的作家”

的已逝故人贾大山。1982年，年轻的习近平到河北正

定工作，第一个登门拜访的对象就是贾大山。

彼时的习近平是盼望老乡们日子能红火起来的

县领导，而贾大山是一位来自群众、热爱人民的当地

作家。饱含着对人民同样的深情，两人一见如故，成为

挚友。

习近平曾说：“文艺与从政虽然‘隔行如隔山’，但

是也有一些通行的规律”。多年后，他在《忆大山》一文

中感念：“在与大山作为知己相处的同时，我还更多地

把他这里作为及时了解社情民意的窗口和渠道，把他

作为我从政与为人的参谋和榜样。”

在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文艺是不同国家和民族相

互了解和沟通的最好方式。

2015年9月，在美国西雅图，他讲述了自己的一

段“文学情缘”：

“海明威《老人与海》对狂风和暴雨、巨浪和小船、

老人和鲨鱼的描写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第一次去

古巴，专程去了海明威当年写《老人与海》的栈桥边。

第二次去古巴，我去了海明威经常去的酒吧，点了海

明威爱喝的朗姆酒配薄荷叶加冰块。我想体验一下当

年海明威写下那些故事时的精神世界和实地氛围。我

认为，对不同的文化和文明，我们需要去深入了解。”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在巴黎，他细数法国著名哲学家、文学家及著作，

表明“了解法兰西文化，使我能够更好认识中华文化，

更好领略人类文明的博大精深、丰富多彩”；

在莫斯科，他引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名句“历史

的道路不是涅瓦大街上的人行道，它完全是在田野中

前进的，有时穿过尘埃，有时穿过泥泞，有时横渡沼

泽，有时行经丛林”，深刻揭示人类发展的普遍规律；

在伦敦，他以培根的名言“黄金时代在我们面前，而

不是身后”为喻，希望两国面向未来、开辟崭新时代……

“人民群众多读书，我们的民族精神
就会厚重起来、深邃起来”

历史长河汹涌澎湃，唯有中华文明数千年历尽劫

波从未中断。琅琅读书声中薪火相传，对学习的热爱

早已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基因血脉。

在文明意义上，中华民族该如何实现伟大复兴？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当高楼大厦在我国大地

上遍地林立时，中华民族精神的大厦也应该巍然耸立。”

阅读，正是增强人民精神力量、构筑民族精神大

厦的重要途径。

犹如开凿一眼清泉，习近平总书记立民族文化之

根，用书香赓续中华文脉——

2014年9月，出席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

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

会，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以出自儒家经典著作《礼

记》的“小康”为例，阐述“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中国优

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专程来到孔子故里

山东曲阜的孔府和孔子研究院参观考察。拿起桌上摆

放的《孔子家语通解》《论语诠解》两本书，他饶有兴趣

地翻看着：“这两本书我要仔细看看”。

一个多月后，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

他强调“要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收藏在禁宫里

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

文字都活起来”。

到北大探望国学泰斗汤一介，了解大型国学丛书

《儒藏》编纂情况；赴北师大看望教师时提出“很不赞

成把古代经典诗词和散文从课本中去掉”；在出访途

中万米高空的专机上，与记者谈论“古诗文经典已融

入中华民族的血脉，成了我们的基因”……

习近平总书记以中华文明为源头活水，使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成为“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最深厚的文

化软实力”。

“少而好学，如日出之阳”。一个民族的未来，寄望

于青春的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关心青少年读书学习，强调

“人生的扣子从一开始就要扣好”。他以“勤学、修德、

明辨、笃实”八字箴言，鼓励年轻一代“珍惜韶华，潜心

读书”，弘扬优秀文化，坚定理想信念。

2014年儿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北京市

海淀区民族小学参加少先队主题队日活动。

藏书阁里书声琅琅，吸引了总书记的脚步。他走

进去，倾听学生们伴着古筝乐曲朗诵《弟子规》和《少

年中国说》，希望孩子多从经典作品中汲取营养。

“我现在能脱口而出引用古诗典籍，很多都是小的

时候背诵的，终身受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民族

的文明进步，一个国家的发展壮大，需要一代又一代人

接力努力。中华民族要继续前进，就必须根据时代条

件，继承和弘扬我们的民族精神和民族优秀文化。

谆谆嘱托、殷殷期盼。

2014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澳门大学横琴

新校区考察，参与“中华传统文化与当代青年”主题沙

龙时，他告诉学生们，自己在青少年时代也非常喜欢

阅读中华文化典籍，坚持一点一滴学。“直到现在，一

有空就会拿起一本翻一翻，每次都觉得开卷有益。中

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如同一座宝藏，一旦探秘

其中，就会终生受用。”

“看好的文章，常有一种豁然开朗、醍醐灌顶的感

觉，往往因为一篇文章、一段文字，内心会受到深深的

触动。”2019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甘肃，来到位

于兰州市区的读者出版集团有限公司。

“一条河、一碗面、一本书”，是兰州的特色名片。

一条河指黄河，一碗面指兰州牛肉面，一本书就是指

《读者》杂志。

“为人民提供更多优秀精神文化产品，善莫大

焉！”他叮嘱在场的文化工作者，要提倡多读书，建设

书香社会，不断提升人民思想境界、增强人民精神力

量，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就能更加厚重深邃。

10多天后，给国家图书馆老专家回信，他再次提

起“阅读”，希望国图“创新服务方式，推动全民阅读，

更好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

“图书馆是国家文化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是滋养

民族心灵、培育文化自信的重要场所”，习近平总书记

一直心系图书馆建设。

早在2003年 7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

就专程来到浙江图书馆调研，详细询问馆藏数量和古

籍藏量、读者借阅数量、数字文献利用等情况，并仔细

翻阅了文澜阁《四库全书》等馆藏珍品。

2014年以来，全民阅读已连续9年写入政府工作

报告；2016年，首个国家级全民阅读规划《全民阅读

“十三五”时期发展规划》印发；2021年，“十四五”规划

纲要明确“深入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中国’”……

全民阅读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精神动力和文化支撑。

春风浩荡，诗书飘香。

在习近平总书记大力倡导和亲自推动下，放眼神

州大地，书香氛围愈发浓厚，精神之花繁茂芬芳。

（新华社北京4月22日电 记者 林晖、史竞男、
王思北、徐壮）

（上接第1版《让书籍化作“滋养灵魂的清泉”》）
广西作协主席东西在接受央视采访时表示，自己是在阅读

中学会了思考、学会了写作。“我特别痴迷于那些锐利的思想、精

准的语言和生动的细节。我在阅读中寻找共鸣。”而他自己写作

的动力，也是想在这个世界上寻找知音，正如马尔克斯所说，写

作是“为了让我的朋友们更喜欢我”。

新疆作协主席阿拉提·阿斯木说，经典的、优秀的著作是历

史与时代恩赐给我们的宝贵礼物。书籍开启我们的善德，改变我

们的精神世界，帮助我们与时代一起成长。有了书籍，那些伟大

的、离我们而去的作者们，依然能够通过文字向我们传道授业解

惑。通过阅读，我们得以向那些留给我们丰富精神财富的前辈们

致敬。我们懵懂的时候，是书籍指引我们走向光明，于是我们学

会了感恩和创造，在人间留下奉献社会的足迹；当我们进一步认

识到世界坚实的根基来自知识的时候，阅读就在世界的各个花

园和角落里，变成了我们亲密的朋友。他说，从阅读到写作，书始

终是自己温暖的炉火，是恩赐自己智慧和力量的法宝。阅读是永

恒的财富，“生命诚可贵，阅读永远好。”

重庆作协主席冉冉说，“读一万本书，过一万种不同的人生”

是一句大实话，但只有真正爱书、爱阅读的人才能体会到个中深

义。“我们每个人的所见所闻、心心念念，都储存在生命的仓库

里。随着年龄的推移，这些零散琐碎的点滴，慢慢都会在面容肢

体、性情行为上体现出来。每个人身心的最终塑形，都来自后天

的习得和收藏。”她谈到，自己刚完成的长篇小说《催眠师甄妮》，

前后写了十年，其间的写作修改都伴随着大量的阅读，既读心理

学、哲学、政治、经济、宗教、文学等方面的书籍，也读社会时代这

本大书。对于写作者而言，是阅读成就了写作，她也希望自己的

作品能够通过被阅读而抵达、滋养读者的心灵。

上海作协副主席赵丽宏说，一个人识了字，最大的快乐和实

惠就是读书。“书开阔了我的眼界，愉悦了我的身心，陶冶了我的

性情，丰富了我的知识，升华了我的精神。”不管在什么时候，不

管在什么地方，不管是什么心情，只要有好书可以阅读，一卷在

手，便能沉浸其中，宠辱皆忘。“很多年前，我一个人在偏僻的山

村插队落户，是书驱散了我的孤独，使我在灰暗的岁月中，心存

对未来的希望，保持着对理想的憧憬。在一盏飘摇不定的油灯

下，书引领我远离封闭和黑暗，向我展现辽阔和光明。因为有了

书，那段物质生活极其匮乏的日子，变得很充实。”他说，在人类

各种各样的享受方式中，其他享受都有尽头，唯有读书的快乐是

长久的。只要还活着，还能用眼、用脑，就还能继续读书，继续享

用永不会失去美味的精神佳肴。“在黑夜里，书是烛火；在孤独

中，书是朋友；在喧嚣中，书使人沉静；在困慵时，书给人激情。读

书使平淡的生活波涛起伏，也使灰暗的人生荧光四溢。有好书作

伴，即便在狭小的空间，也能上天入地、遨游古今、振翅远翔。漫

长曲折的历史和浩瀚无垠的宇宙，都会融汇于心，化作滋养灵魂

的清泉。”

谈及纸质书在今天是否已经退出了人类生活的视野，北京大

学中文系教授陈晓明认为，在今天这个电子化阅读的时代，很多

人确实有这种忧虑，但纸质书和人类数千年的文明是紧密相连

的，是人类自古以来就拥有的一种生活方式。它是书写文明时代

的产物，代表了书写文明的伟大成就。阅读纸质书的生活，是一种

文学的生活，一种有诗意的生活。“诗意不必在远方，手捧一本书，

泡一杯茶，诗就在你的手中，在纸质书上。”他说，在网络时代，电

子阅读固然也很重要，但纸质书的阅读是一种更为完整的阅读，

它能让我们的阅读更有耐性、更有持续性，让我们的心沉静下来，

让我们和知识的交流慢下来。“今天人类的生活都太匆忙，我想我

们可以从阅读纸质书开始，做一个爱书的人、一个热爱阅读的人，

为维护这个世界的美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罗建森）

本报讯 4月 22日，由中国作协创研部、

北京出版集团主办，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掌阅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承办的“季栋梁长篇报告文

学《西海固笔记》研讨会”在京举行。中国作协

书记处书记邱华栋，北京市委宣传部一级巡视

员王野霏，北京出版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康伟

出席并致辞。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何向阳，北

京市委宣传部出版处一级调研员张瑞江，北京

出版集团党委委员、董事、总编辑李清霞，掌阅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张凌云、总编辑马艳

霞，以及孟繁华、贺绍俊、胡平、白烨、陈福民、梁

鸿鹰、刘琼、李林荣、张莉、李云雷、饶翔、徐刚、

岳雯、丛治辰等专家学者与会。研讨会由北京

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韩敬群主持。

宁夏西海固曾“苦瘠甲于天下”。1982年，

国家启动实施“三西”农业建设扶贫工程，开中

国区域性整体有计划、有组织、大规模“开发式”

扶贫先河。1996年，中央做出推进东西对口协

作的战略部署。20多年来，“闽宁对口扶贫协

作援宁群体”主动扛起对口帮扶宁夏脱贫攻坚

的历史使命，将单向扶贫拓展到两省（区）经济

社会建设全方位多层次、全领域广覆盖的深度

协作，与宁夏人民一起创造了东西部对口扶贫

协作帮扶的“闽宁模式”。季栋梁的《西海固笔

记》以贴近现实的创作，书写了宁夏西海固脱贫

攻坚这一伟大历史进程。

邱华栋在讲话中谈到，《西海固笔记》出版

的时间节点非常重要，有着重大的社会意义。

“脱贫攻坚、全面小康是习近平总书记强力推

动的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我们的作家在这样

一个宏阔的历史进程中没有缺席。季栋梁生

活在西海固，他在书写中国社会变革的历程

中，紧紧把握住扶贫这个重要题材，写得非常

用心，也非常突出。”他认为，《西海固笔记》从

思想内容和写作技巧上，都是非常出众的一部

作品。

与会专家认为，《西海固笔记》以原生态的

手法、贴近现实的人物，去发现细节、感受细节、

思考细节，敏锐地捕捉和表现了脱贫攻坚事业

中的新因素、新气象，写出了一部新时代的“创

业史”，记录了大量脱贫攻坚事业中涌现出的时

代新人，以及他们身上闪耀的时代精神的光

芒。季栋梁是为捍卫西海固人的尊严而写作，

他写的是西海固人的尊严，写的是西海固精

神。在写法上，《西海固笔记》兼顾了历史深度，

同时也照顾到了贫困的来源、治理之困难等方

面，凸显了中国共产党在脱贫攻坚伟业中投入

的力量，刷新了我们对西海固文学风景、历史风

景和现实风景的认知。除作家的本地人视角之

外，还应该注意到他对文学的理解和写作，作家

用一个小视角切入了一个大主题，点点滴滴记

录下了西海固的今昔之变。 （行 超）

专家研讨长篇报告文学《西海固笔记》

据新华社电 在中宣部指导下，由中国图

书评论学会组织评选的2021年度“中国好书”

日前揭晓，共有42种图书入选。其中，年度荣誉

图书2种，主题出版类9种，人文社科类8种，文

学艺术类14种，科普生活类4种，少儿类5种。

年度荣誉图书为：《论中国共产党历史》《中

国共产党简史》。

主题出版类图书为：《向北方》（李红梅、刘

仰东著）、《百位著名科学家入党志愿书》（中国

科学院直属机关党委编）、《百年革命家书》（中

共中央宣传部宣传教育局编）、《问答中国：只要

路走对，谁怕行程远？》（陈晋著）、《奋斗与梦想：

近代以来中国人的百年追梦历程》（李捷著）、

《觉醒年代》（龙平平著）、《天晓：1921》（徐剑

著）、《靠山》（铁流著）、《诗在远方：“闽宁经验”

纪事》（何建明著）。

人文社科类图书为：《大医马海德》（陈敦德

著）、《数字解读中国：中国的发展坐标与发展成

就》（贺耀敏、甄峰著）、《发现三星堆》（段渝著）、

《中国北斗》（龚盛辉著）、《古典植物园：传统文

化中的草木之美》（汤欢著）、《双循环新发展格

局》（贾康、刘薇著）、《全球化的裂解与再融合》

（朱云汉著）、《王安石传》（崔铭著）。

文学艺术类图书为：《平安批》（陈继明

著）、《有生》（胡学文著）、《远去的白马》（朱秀

海著）、《太阳转身》（范稳著）、《北地》（老藤

著）、《暖夏》（王松著）、《大望》（李凤群著）、

《回响》（东西著）、《锦绣》（李铁著）、《北纬四

十度》（陈福民著）、《中国石窟简史》（〔美〕常

青著）、《艺术为人民：延安美术史》（韩劲松

著）、《重生——湘江战役失散红军记忆》（李时

新著）、《蹦极》（卢山著）。

科普生活类图书为：《月背征途：中国探月

国家队记录人类首次登陆月球背面全过程》

（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著）、《山川纪行——

臧穆野外日记》（臧穆著）、《人体泌尿科学惊

奇》（宋刚著）、《深海探秘：换一个角度看地

球》（张建松著）。

少儿类图书为：《一个女孩朝前走》（阮梅

著）、《丰子恺家塾课：外公教我学诗词》（宋菲君

著）、《地球史诗：46亿年有多远》（〔美〕苗德岁

著）、《树孩》（赵丽宏著）、《乌兰牧骑的孩子》（鲍

尔吉·原野著）。

（史竞男 徐 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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